
对话

� � 《公益时报 》：究竟什么是
“间隔年”？

邓希泉：“间隔年” 最初发
源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是
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社会步
入现代化进程、 国民普遍追求
更好的精神生活的发展阶段 ，
才可能出现的一种比较普遍的
社会现象， 主要是一种青年现
象。 与此同时，社会对青年如何
更好地成长发展进行反思 ，日
益重视青年群体的自主精神 ，
更加关注青年自主的积极发
展 ，这也是 “间隔年 ”能够兴起
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益时报》：“间隔年”意
义几何？

邓希泉：“从以前的发展路
径看， 绝大部分青年人从小到
大，一直到大学毕业，一般都是
在成人意志安排下， 循规蹈矩
地沿着既定的路线在走。 这种

发展路径， 有可能导致部分青
年依赖性较强， 社会适应性较
弱。 他们在进入社会之后，碰到
困难就不太会处理， 很容易与
成人世界、同辈群体产生冲突，
处理不好关系。 间隔年的意义
在于， 让青年有一个机会摆脱
既有的环境， 充分发挥自己的
主体性和主动性， 为了自己所
追求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在这
个过程中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
足，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公益时报 》：中国 “间隔
年”现状？

邓希泉：目前国内配套制度
的不足，让“间隔年”的实施面临
一些困难和风险。比如由于就业
和升学的压力，让很多大学生不
敢选择 “间隔年”。 因为毕业之
后， 如果不及时地就业和升学，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失去一
些机会。 在大学就读阶段，休学

也并不容易。 青年人在实施“间
隔年”的过程中，依靠自己的能
力打工赚钱的难度较大，一是这
样的机会较少，另外一个就是保
障制度不完善， 会遭遇诸多风
险，比如欠薪的风险，缺乏劳动
保障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而使我国进入发
展新阶段，“间隔年”这一概念在
中国的兴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是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

《公益时报》：“间隔年”计
划应该如何实施？

邓希泉：“间隔年” 计划在
内容设计方面可以更多地体现
大学生群体的特色，除了义工、
骑行等大家比较常见的规划 ，
与大学生专业相关的“游学”和
“调查访问”也可以作为重要内
容。 在实施间隔年计划的时候，
还应该有国际化的眼光， 加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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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年”的中国风：给个机会重新认识自己
� � “骑行真的很累，但非常快
乐。 同行认识很多驴友，我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 ”讲台上的女孩
音量明显高亢，一头乌黑长发随
着肢体摆动而飘逸，亢奋、激动
在她脸上显露无疑。

在名为“中国间隔年计划”
周年分享会的公益论坛上，近百
人认真聆听了广州女孩陈静雯
的“间隔年”自白。

2015 年陈静雯拿到中国间
隔年基金 5000 元资助， 独自骑
行穿越青、 藏线，2016 年又穿越
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她将这一切
归为自己在结束学业后的“心的
重生”。

“间隔年”———这是一个在
西方国家非常流行的概念，通
常指年轻人在升学之前或者毕
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
的旅行， 在正式步入下一个生
活阶段之前体验另一种生活方
式。

2015 年 3 月 19 日， 中国首
个“间隔年”基金成立。 目前，已
经连续资助两届青少年完成了
“间隔年”计划。

但看似火热的“间隔年”，也
正遭遇着现有政策和观念的挑
战，学业和工作的压力都令“间
隔年”推行起来并非易事。

“间隔年”在中国“火”了

2007 年 7 月， 在华中科技
大学学习经济专业的杨琦顺利
从学校毕业， 很快在武汉的一
家公司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每天程式化的生活令一个刚
从校园毕业的小伙子感到有些
不适，用杨琦自己的话说，还想
再折腾一把。

那时杨琦只是听说过“间隔
年”这种概念，带着在校期间积
攒的仅有盘缠和一些必要的物
品后，杨琦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旅
行， 他说自己并没有太多计划，
更多想着让心灵放空，感受当地
文化。

对于一个进行间隔年的青
年来说， 胆量绝对不是问题，但
有时资金却在前行道路中无时
无刻不在考验着他们。

“旅行中见闻还是很多，但
对于一个间隔年行者来说，必要
费用保障会令间隔年相对轻松，

不过，我也鼓励在间隔年中通过
打工来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 ”
杨琦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到西藏一个月后，所带的盘
缠已所剩无几，杨琦想着去寻求
点生活来源，毕竟“间隔年”不能
这样就草草结束。 多次尝试后，
凭着早前校园电视台的经验，杨
琦成为了西藏电视台的一名记
者， 获得的收入继续拾起自己

“间隔年”计划。
如今，杨琦在深圳创办了一

家名为“秋天文化”的传播公司，
经营起了自己的事业， 而当初
“间隔年” 的经历也为他如今事
业增色不少。

“在西藏能听全国各地人的
心声，大伙儿都卸下了自己的外
表包装，更多以一种人内心的心
境去接触对方，能听见最真的对
方和自己，有这些经历后，你会
觉得面对再困难的事儿都能够
克服过去。 ”杨琦说。

2015 年，乔新宇联合几个朋
友共同发起成立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中国间隔年公益基
金”， 专门用于支持有着“间隔
年”梦想的年轻人。

“当时做这件事情，目的是
希望年轻人不要在社会的大潮
中随波逐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
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无论
义工旅行，还是打工度假，或者
在公益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年轻
人都会有时间和空间安静地思
考，思考一下自己未来想做的工
作或者人生的意义，然后再进入
社会。 ”乔新宇说，“这使得年轻
人除了具备相对独立的思考能
力，还会具有更多的创新意识和
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

“间隔年”开放式筑梦平台

2015 年，作为西安工程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李玉
镇参加了 2015“中国间隔年计
划”。 那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中国间隔年基金”的首次资
助。

“得到这次机会真的很意
外，‘间隔年’的概念在国内知晓
度并不高，能够知道并且拿到相
应资助的人就更少，我的‘间隔
年’也很偶然。 ”李玉镇说。

参与 2015“间隔年”选拔后，

李玉镇脱颖而出。 临行前老师们
呈现两派， 理解和反对皆有之，
最终李玉镇用充分准备证明了
自己的选择。

完成“间隔年”的同时并没
有荒废学业，带着汉语教学现状
调研项目，在泰国、老挝、柬埔寨
多所孔子学院进行调研。

“与我们之前做的项目相
比，‘中国间隔年计划’是更具有
时尚感和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
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多
数的公益项目面对的都是农村
地区和贫困群体，以经济资助为
主; 而间隔年计划这个项目区别
于传统的资助模式，它是一个开
放式的平台，面向的群体更加广
泛，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经
济条件都可以参加; 另外就是它
更加着眼于青年人精神上的成
长和提升， 是一种发展的眼光，
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
式。 ”顾铮铮说。

作为“间隔年”计划在中国
实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顾
铮铮是“间隔年”计划的全力推
动者。

即便是发展状况不错，但
“间隔年” 计划的现实也让顾铮
铮看到了推广的不易。

“当前，传播力度还不够大，
去年参与计划申请的人数还是
比较少。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对

‘间隔年’还是有需求的，我们如
何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接受这
种新的理念， 是一个重要的任
务。 另外，项目设计和资助模式
可以更加灵活，让更多的公众和
企业能够参与进来。 比如企业的
参与除了捐助，是否可以为‘间
隔年计划’的受助人提供一些就

业机会。 一方面可以延长对受助
大学生的支持时间，从间隔年到
踏上工作岗位， 很好地完成过
渡，这样就可以产生更大的社会
影响力。 ”顾铮铮说。

政策、观念仍影响
“间隔年”推行

按照每年一次的方式，中国
间隔年基金已经完成第二年的
资助，支持 8 名青少年远赴世界
各地实现自己间隔年梦想。 但

“间隔年”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由
于国内现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
让“间隔年”的推行实施之路并
不平坦。

和部分老师们不理解李玉
镇在大学求学期间计划前往多
国孔子学院调研一样， 已毕业
的陈静雯想独自骑行穿越青、
藏线， 一开始也遭到了父亲的
反对，家长们大多认为，求学、
工作这才是正当的人生成长规

划途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

所所长邓希泉在接受《公益时
报》采访时候表示，目前国内配
套制度的不足，让间隔年的实施
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 比如由于
就业和升学的压力，让很多大学
生不敢选择“间隔年”。 因为毕业
之后， 如果不及时地就业和升
学，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失去
一些机会。 在大学就读阶段，休
学也并不容易。

“青年人在实施间隔年的
过程中， 依靠自己的能力打工
赚钱的难度较大， 一是这样的
机会较少， 另外一个就是保障
制度不完善，会遭遇诸多风险，
比如欠薪的风险， 缺乏劳动保
障等。 因此在实施间隔年计划
的时候， 要如实告知参与间隔
年计划的年轻人所面临的风
险， 并且帮助他们采取一定的
措施，来避免风险，保证安全。 ”
邓希泉补充道。

受资助进行环华骑行的符小惠和她的伙伴

“中国间隔年计划”资助大学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长邓希泉


